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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文化的载体 , 语言总是忠实地反映着使用该语言的社会的历史和文化 , 通行在一定
地域的方言则是各种地域文化的最直接的体现。研究方言既应该研究它的内部结构 , 展示该
方言的语音的词汇的和语法的特征;也应该联系该地的历史文化研究其文化特征。
什么是方言的文化特征? 经过多年的思考 , 我认为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:方言的文化
特征就是方言在内外关系和古今流变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 。所谓的 “内外关系上的特点” ,
包括在一个方言区里的各种小方言之间是差异很大或相当一致 ?有没有权威性方言起规范作
用;方言与共同语之间关系如何? 共同语是否普及 , 方言是否受到共同语的重大影响? 在与
周边方言相处中谁者是强势的谁者是弱势的 , 强者对弱者如何扩展其地盘 , 施加其影响 ?所
谓古今流变中的特点包括:方言的形成叠加着多少历史层次 , 那一个层次是决定性的? 方言
定型之后演变速度是快是慢? 历史上的共同语对它施加影响是大是小?有无其他民族的语言
渗入 ?在演变模式上有什么特点? 所有的这些 , 都不是方言的内部结构所决定的 , 而是它的
历史文化背景所决定的。因而 , 它不是方言内部的结构特征 , 而是方言外部的文化特征 。




＊本文根据 1998年在日本京都大学的演讲整理成文 , 后在香港举行的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上宣读过。先后听取
过一些同行专家意见 , 作过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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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 , 就正于诸位方家 。
一 、 关于方言的内部差异和代表点方言
同一区内的小方言之间 , 有的差异甚大 , 甚至没有明显的有代表性的中心方言:有的差
异甚小 , 有高威信代表点方言 , 并对各地方言发挥很大的影响 。前者是离心型方言 , 后者是
向心型方言。在这一点上 , 闽粤方言就有明显的差异 。相对而言 , 粤方言内部差异是比较小
的 , 即使在有明显方言差异的地区 , 例如粤西的高雷地区和桂南的钦廉地区 , 代表点方言广
州话也可以通行无阻。不仅如此 , 在香港 , 虽然百余年间受殖民地统治;在吉隆坡和旧金
山 , 虽然远隔重洋 , 那里所通行的粤语竟比广东省内的一些地方的粤语更加接近广州话 , 甚
至于一般的别方言区的人都难以辨别。像这样高度集中的向心型方言在汉语方言中是任何方
言所无法比拟的 。在闽方言之中虽然有些二级方言区也可称为向心型方言 , 福州话在闽东可
通行十几个县 , 厦门话通行于闽南 20多个县和台湾省全岛 , 汕头话在粤东 10几个县市 , 海
口 (文昌)话在海南全省 , 海康话在雷州各县市也都通行无阻 。而在闽北和闽中 , 建瓯话和
永安话通行就有些免强了 。至于各小区之间 , 不但没有形成共通的代表性方言 , 各方言之间
还相差甚大 , 大多并不能通话 。在闽语可以说是二级区多为向心的 , 少数也离心;整个闽语
的一级区应该说是离心的 , 换句话说是大分散小集中 。
闽粤方言在这方面的差异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。从地理环境说 , 粤方言分布的中心地
带珠江三角洲是平坦的河网地带 , 在省外和国外的分布也大多集中于市镇 (如南宁 、北海 、
香港 、澳门 、吉隆坡 、旧金山), 各粤语区之间交通较为便利 , 人民之间历来彼此交往频繁 ,
更重要的是南粤商品经济早在一千年前就十分发达 , 商业流通正是方言沟通和混化的润滑
剂。广州是一千多年的都城 , 也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南大门 , 广州话在粤语区内的权威地位是
自然形成的。而在闽语所分布的地区 , 虽然也有平坦的闽江 、 晋江 、九龙江等出海口 , 但彼
此相距遥远 , 没有联成一片 , 这几闽语区历来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 (3个省 5个州), 其余
各区多半是崎岖的丘陵地 , 向来交通不便。泉州 、漳州 、 厦门和汕头也曾有贸易港口 , 由于
兴衰历变 , 并未形成稳定的大型的商业中心 。省城福州虽然历史悠久 , 政治经济的力量都有
限 , 显得鞭长莫及 , 未能成为全区的中心方言。
二 、 关于与古今共同语的关系
在闽语区 , 方言和共同语素有双语并用的传统。各地闽语多数的字都有文白异读。白读
是方言固有的读音 (说话音);文读则是早期共同语的读音 (读书音 ———也就是读书时模仿
得不准的正音)。从以下例字福州话和厦门话的文白读就不难看出 , 文读音是接近于 《广韵》
系统的中古音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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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 梯 沙 拖 皮 驶 教 头 流 林
福州文 tshu thε sa tho phi sy kau théu liu li 
　　白 tshoe thai sai thua phui sai ka thau lau la 
厦门文 tsh the sa tho phi su kau th liu lim
　　白 tshue thui sua thua phe sai ka thau lau nã
闲 前 秧 双 生 声 青 东 毒 滑
福州文 ha tsie yo sou s i si tshi tu tu hua 
　　白 εi sεing ou soeng sa sia tshia toeyu toey kou 
厦门文 han tsian io s  si si tshia tou tok huat
　　白 i tsi  sia sī siã tshī tau tak kut
　　近代社会以来 , 闽语区逐渐出现了普通话和方言的双语制 。雍正年间 , 鉴于闽粤官员说
话别人听不懂 , 曾有诏令要求闽粤两省设立正音书院教习正音 , 后来在福建就陆续出版了一
些推广官话的读本 , 例如蔡伯龙的 《官音汇解》、 张锡捷的 《官音便览》、 黄绍武的 《闽音正
读表》 , 连一些地方韵书如 《汇音妙悟》 和 《十五音》 也收入了一些 “正音” 。辛亥革命以
后 , 福建所办的新学堂至少在闽南地区识字教育都是用注音符号拼注 “国音” , 然后用方音
“解说” 的 , 因而脱盲后的青少年大体上都能免强听懂普通话 。在西部山区 , 由于外地人口
的不断涌入 , 本地方言又格外分歧 , 有时一个县内就有几种不能通话的小方言 , 为了交际的
需要 , 最近的半个世纪之内 , 都先后推广了普通话。在大田 、 尤溪 、将乐等县先后创造了突
出的推广普通话的成绩受到中央的表彰 。
而在粤语地区 , 方言和共同语的关系可以说是方言为体 , 共同语为用 。在口语方面 , 真
正在普通百姓之中推广普通话还是近二十年间的事。由于识字教的是方音 , 连知书识理的文
化人都只能用方音读书而很难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。在书面语方面 , 不论是纯粹的方言口语
或是参杂着文言成分和书面语的混合文体 , 都可以书写成文。早先的木鱼书 、 通俗小说和现
代香港报章的副刊 、 广告都是这类方言书面语。而且共同语书写的书面语 , 由于识字是经过
方音 , 用方音去阅读也便可以理解 。这就是粤式的方音为本 , 言文同音而异词 , 文白夹用 ,
雅俗共赏 。换言之 , 在粤语区 , 说话用粤音 , 读书也用粤音 , 在书面语可用的语文也可用方
言 , 还可夹用文言成分。文言 、白话 、 方言三语共一音。改革开放以来 , 学校的普通话教育
有明显的进步 , 社会上则因大量外省打工者的涌入 , 促使了普通话的逐渐普及 。
由此可见 , 共同语对方言的制约作用 , 尤其是在书面语方面的标准 、 规范的地位是普遍




王审知的据闽 、 治闽 。头两次时代久远 , 批量较小 , 在闽中分布面也较窄;后两次批量大 、
分布广 、影响更大。这两次移民的主体虽然也是避乱南下的农民 , 但是多为加入行伍的兵
卒 , 后来在闽中掌权落籍了 (陈元光是漳州刺史 , 王审知是闽王 , 其所部后来都在福建各地
安家落户)因此形成了浓重的正统思想 。虽然远处东南海陬 , 关山阻隔 , 无复北顾 , 总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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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原贵胄” 、 “华夏传人” 而引为自豪 , 不论传到多少代还是忘不了中原老家的郡望 , 盖起
房子便在大门口写明 “某某衍派” 的堂号。宋以后 , 闽中文教渐兴 , 士子应举十分热衷 , 取
得功名者不在少数 , 于是一些文化汇萃的古城往往自称 “海滨邹鲁” 。这种注重故土的血缘 、
地缘的 “根” 的意识至今不衰。许多后来移居台湾乃至东南亚的闽裔 , 至今还记得自己是
“陇西李” 、 “颖川陈” 或 “燕山黄” 。这种 “根” 的意识对于注重学习主流的 “官话” 和 “正
音” , 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。闽语区所以素有方言与共同语双语并用的传统 , 乃根植于这种崇
正意识之中。
粤语的形成一般是追溯到秦始皇的 50万戍卒入粤 。这个数字显然是为了壮大声势而夸
大了的 。即使发兵时不下十万 , 渡长江 、 过湘桂而入粤 , 北人不适南方水土 , 又要历经攻
战 , 能够到达南粤的兵士 , 为数一定不太多 。一番征战之后 , 留下来的汉人还是要与南越人
和平相处 。因而赵佗上书中央时自称 “蛮夷大长老夫臣佗” 。汉唐之后直至五代十国的南汉 ,
中原汉人也陆续有入住粤中的 。唐开元间张九龄开凿梅岭新路时 , 粤北韶州人口只有 6千多
户 , 到了天宝年间增至 3万多户 。和粤方言形成关系最大的最近一次大批量的汉人移民该是
两宋之交经由南雄珠玑巷入住珠江三角洲。这些人应有北宋之前先在粤北定居的老移民 , 也
有因宋室南迁而流离南下的新移民 , 不论是新的老的 , 其口音都不会去 《广韵》 系统太远 ,
所以那时所定型的粤语的音系才那么接近广韵音系。时至今日 , 定居在珠江三角洲的各个大
姓的族谱 , 几乎没有例外地追述了南宋初年迁自珠玑巷的历史 。从珠江三角洲出发远涉重洋
发迹之后的 “广府人” 都没有忘记珠玑巷。近些年来 , 到那里寻根访古 , 扶助故地经济建设
之举越加频繁和盛大 。在这一点上 , 正史 、 谱牒的记载 , 口碑的流传 , 民心的记忆和语言的
印记 , 完全是可以相互论证的 。这样的移民史造成的文化传统是随遇而安 , 面向实际 , 落地
生根 , 图谋发展 。在珠江三角洲立足之后 , 粤人利用大好的气候和水文条件 , 发展农业 , 经
营商业 , 逐渐地又走出伶仃洋 , 四海为家 , 把生意做到五大洲 。新的天地如此富饶 , 外面的
世界如此生动 , 他们自然是无复北顾了 。用祖传的方言说话 , 用同一套现成的读音读书识




闽粤方言的运用 , 不但有口语的交际 , 而且有舞台艺术的加工 。粤语是向心型方言 , 粤
曲和粤剧在粤语区各地都很受欢迎 。闽语各小区之间差异较大 , 几乎所有沿海各小区都有自
己的地方文艺。闽东方言有闽剧 、 评话 、亻尺唱 , 莆仙话区有莆仙戏 , 闽南话区有南曲清唱 、
锦歌清唱 、梨园味高甲戏 、芗剧 、 潮剧等戏曲 , 雷州有雷剧 , 海南有琼剧。这些地方戏曲 、
清唱 、说书等大体上是明清以来随着近代城市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 。大量的地方文艺形式从
说到唱都在为方言口语进行艺术加工 , 深为本地人所喜闻乐见 。应该说 , 这些艺术语言对方
言口语发生着相当大的影响。
和闽语区相比 , 粤语的书面语加工更为广泛 , 这主要是因为粤语区形成了完整的书写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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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。只要是粤语的音 , 或本字或俗字 , 或者用同音字 、借用字 , 都可以找到方块字来写 。有
些常用的俗字 , 书写定型 , 在社会上已被普遍接受。因此 , 用粤语写的读物便可以在社会上
通行。从 30年代以来 , 所谓的 “木鱼书” , 韵文有说唱文学 , 散文则有历史故事 、时事评
论 , 曾经在穗港两个都市盛行 。此外 , 在民间也常可见到粤语书写的告示 、便条和广告 。在
香港 , 至今各大报刊都还有用粤语写作的副刊杂文。普通话 、 粤语和文言乃至英语杂而用之
的市井小说还在大规模地出版发行 。闽语区的书面语在明末清初曾有过一批地方戏的脚本 ,
(如 《荔镜记》 等)民初有过针贬时弊的杂文 (如 《畅所欲言》), 三 、 四十年代有不少在家
庭妇女中流行的小唱本 (如英台三伯 、 雪梅思君等), 后来就销声匿迹了。在这一点上 , 吴
语和闽语情况相近。明清以来 , 吴语区也曾有过 《山歌》 、 《九尾龟》 、 《海上花》 等韵文和散
文著作并流传通俗读物 , 后来由于共同语的普及 , 这类读物也逐渐衰歇了 。
方言间的接触是历来就有的 , 近代以来 , 社会生活复杂化了 , 人们交往多了 , 方言之间
的较量就更加剧烈了 。在与外方言接触时的表现 , 闽粤方言也是有同有异的。
闽语也算是强势方言了 , 明清以来闽南话散播到浙南沿海的苍南 、玉环 、 洞头 , 苏南的
宜兴 , 赣东的上饶 , 赣南的蟠龙 , 粤北的连县 , 珠江三角洲的中山 , 以及广西玉林 、平南等
地 , 多则数十万人 , 少则数千人 、 几百人。在其他方言的包围之中 , 他们还能保留自己的母
语成为方言岛。在东南亚的菲律宾 、泰国 、 新加坡 、 马来西亚 、印尼各国 , “福建话” (实则
闽南话)一直是当地华裔之间的共通语 。这是由于到东南亚定居的华人之中 , 年代最早 、人
数最多的正是闽南人 。大大小小的移民群体能够强化地保留自己的母语 , 在这一点上 , 闽语
和粤语是十分类似的 。
相对而言 , 粤语是比闽语更为强势的方言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:
第一 , 在广东全省乃至广西的部分地区 , 粤语成了区域共通语 。广东的闽语区 、客语区
和北部土语区 , 近数十年来 , 人们竟相学习粤语 , 至少在县 、 市 、 镇的人口密集地区 , 尤其
是在商业服务行业中 , 粤语大体上都能通行无阻 。
第二 , 在某些城市 , 粤语甚至有取代原有方言的趋势 , 例如韶关城区原是韶州土话的地
盘 , 如今市面上主要通行粤语 , 能说土话的人只是为数不多的老人了;在湛江市区 , 原有的
雷州话也不那么时髦了 , “白话” 则有喧宾夺主之势。
第三 , 在华裔比较集中的新马地区 , 近几十年间 , 闽南话的共通语地位正在悄悄地让给
粤语 。许多以闽语 、 客话为母语的人 , 都已经学会 “白话” , 而以白话为母语的人则不再学
习闽语了。这个转变发生于最近的五十年 , 究其原因 ,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 , 50年代以来 ,
香港出版了大量的粤语书报 , 录制了大量的粤语歌曲录音带和粤语电影片 , 这些大众传播物
在新马一带影响很大 , 应该说它们为推广粤语立下了汗马功劳 。
粤语在方言接触中的这种强势 , 主要来自粤人的商业运作。从唐宋的市舶司到明清的
“十三行” , 广州历来就有对外贸易的传统和经验 , 近代以来通过港澳 , 更与国外建立诸多商
业联系 。在内地 , “广货” 、 “广州店” 成了百货店的代名词 。改革开放后 , 珠江三角洲的经
济突飞猛进 , 并与港澳的经营构成系统 , 自然影响更大了 。应该说 , 粤语在诸多周边方言中
的强势地位 , 今后还会持续下去。不过也应该指出 , 这种强势 , 出了广东省 , 便只有在广西
有一定的表现 , 在湘 、赣 、闽 、琼的周边省区就已经不大起作用了 。至于在官话区 , 除了酒
吧歌厅里的几句粤语歌曲 , 相声小品里几句模仿得并不太像的 “白话” , 其他方面并没有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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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影响。(有些新创语词的影响另当别论)在同一个省里 , 有相同的经济政策 , 共同的新闻
传播媒介 , 彼此的交往也多 , 这就提供了形成区域共通语的可能性 , 离开了省域 , 情况就很
不相同了 。对于粤语的扩大影响 , 也不能一味加以夸张 , 不加分析地说什么 “普通话南下和
粤语北上” 是不合适的。
四 、 关于方言演变的类型和整合的模式
从历时演变的速度分 , 方言有稳固型和变异型之别 , 稳固型方言的结构系统不容易受共
同语或强势方言的影响 , 因而变化就比较慢;变异型方言则容易发生变化 。但是任何方言都
不可能一成不变 , 都有不同历史层次的成分的叠置 , 如何把几个不同时代的语言成分和语言
特点整合成一个共时的结构体系 , 不同的方言则有不同的模式 。稳固型的方言不容易接受外
来影响 , 因而结构体系就比较单纯 , 拿语音说 , 和古音类的对应比较整齐;反之 , 容易接受
外来影响的变异型方言 , 就往往呈现驳杂的系统 , 和古音类的对应就往往不大整齐 。
闽粤方言都是稳固型的方言。从一些零星的记录可以看出 , “歌豪不分” 从宋代到现在 ,
在闽语已有近千年历史。像 “父亲” 称 “郎罢” , “闽人呼儿曰囝” , 这是唐代就有的方言词 。
晚唐泉州和尚所编的 《祖堂集》 的不少句子至今还同现代泉州话十分相近 。如果说粤语的语
音是两宋间定型的话 , 这一千年间的变异也是很少的 , 难怪有人戏说 “广韵” 者 , 粤音之韵
也。从五口通商之后 , 教会所编的广州话 、 厦门话 、 福州话 、 潮州话的各种词典看 , 不论字
音或词汇都还是大体上没有大的变化。这是闽粤语的稳固性的相同的一面 。闽粤语的稳固性
也有一些不同的表现:粤语是内部相当一致的大面积稳固 , 闽语则是有些小区较为稳固 , 某
些小区则还有较多的变异 。例如闽东 、 闽南是稳固的 , 闽中 、 闽北是变异的。在闽北方言 ,
入声字的塞音韵尾已经全部脱落了 。而同是声韵调都相当稳固的方言 , 闽南出现了轻声和普
遍的变调 , 闽东则变声变韵变调兼而有之 , 在多音连读的音变方面的表现说完全是变异型的
了。
就整合的方式说 , 闽粤方言则有较大的差别 。
粤方言的语音显然是单纯型的 , 与 《广韵》 系统的对应相当整齐 , 字音的异读和多音词
的连音变读也很少;词汇系统则比较复杂 , 既有不少古代南越语的底层 , 又有相当数量近代
的英语借词。闽方言的语音系统多包含着几个不同的历史层次 , 既有上古音的留存 , 也有近
代以来的变异 , 不同历史层次的语音往往用文白异读 、别义异读的方式来整合 , 使之共居在
同一系统中 。至于近代以来多音词大量增加后带来的连音变读 , 在闽语中则既有最保守的 ,
如闽北方言没有任何音变;也有最多变的 , 如闽东方言的变声 、变韵 、变调。
闽粤方言之所以是稳固型的 , 看来主要是因为它们远离官话区 , 定型后的内部结构又与
官话有较大差别 , 所以不容易接受官话的影响。至于周边方言 , 相对都是弱势的 , 也缺乏对
它们的影响力。在整合的模式方面 , 闽粤语之间的差异则是两个方言区的历史文化背景所决
定的 。论历史 , 粤语比闽语更长 , 为什么上古音的留存反倒比闽语少?正如上文所述 , 可能
是因为两宋时期入粤的人数批量大 , 文化高 , 影响深 , 而且时间集中 , 正如大浪淘沙 , 这个
时期的语言把前代旧音都覆盖了。又由于是向心型方言 , 代表点方言影响巨大 , 内部的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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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合方式就比较少 , 而词汇之所以驳杂 , 则与上文所述的 “随遇而安 、讲求实际” 的文化传
统紧密相关。在闽语区 , 既是大区离心 、小区向心 , 在演变的速度和整合的方式上就出现了
比较复杂的情形 , 而正如上文所述 , 由于重视正统 , 尊重共同语 , 普遍存在更多的文白读 ,
这便成了闽语的一大特色 。
(作者单位:厦门大学中文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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